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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專注、專業，從醫到法醫--高大成

  教學資源暨教師成長中心

從中山醫學大學法醫學科解剖室上二樓後，會經過一條暗道，

幽幽綠光從綠色的門透出，充斥了電影「通天神探狄仁傑」和驚悚

大師史蒂芬．金小說故事的氛圍。綠門一開，撲面而來的卻是明亮

而歡樂的氣息，頗不搭調；原來冷面笑匠高大成主任正在高談闊論

兇殺、屍體的話題，把笑點不夠高的人，逗得哈哈大笑。明明是嚴

肅又驚悚的故事，經過主任的解語，聽者總能恍然大悟後莞爾而

笑，這也是為什麼高教授的課總能爆滿座、一位難求的原因。擁擠

的辦公座椅後上方掛了一塊紅色的「醫界之光」匾額，和綠色的室

內主調搭配起來，只能用「黑色幽默」（色彩學上，紅加綠等於

黑）四個字來形容。

家境優渥

高主任是台南醫生世家富少爺，小時候父親請了四個傭人照顧家中四個小孩，一人負責帶一個，傭人中有

兩個是「草地人」(台語，鄉下人的意思) 很純樸老實，帶他們兄弟四處玩。「我家小時候就有冰箱，地鋪大理

石 (約民國40年代)，生活真的很優渥」高主任說。以下是高主任的自述：

立志念電機，被老爸吐槽勸退

我小時候根本就不想當醫生，因為環境過得很好，所以沒有想過要賺大錢，我要念的是電機，我從小就對

機械很有興趣，自己會組喇叭，連摩托車都自己修理，甚麼都會拿來修。是我爸不讓我讀電機，他笑我說：

「對啦!你對機械很有興趣沒錯，但是家裡的冰箱、電視、時鐘甚麼的，只要怪怪的，被你修理過都壞掉收場，

所以你這方面老是失敗，還是算了吧!」我思考後，認為他的建議不無道理，通常我會把機器拆開來看，但組不

回去，所以就改變主意轉向醫學。現在想想，法醫是結果得去找順序追溯到源頭；電機是源頭，要順著順序組

成結果，一樣有趣。況且，我喜歡跟人有互動、討論，比面對機器來得有趣多了。

識破壞人的伎倆---魔鬼藏在細節裡

在我考上醫學院之前，根本都沒在念書，高中念的是第四志願，打架甚麼的壞事都做過，所以對作惡的人

的思路有些了解。法醫這門專業，其實需要有些「天分」，說天分也不是很貼切，意思就是如果你傻呼呼的，

不知道壞人在想甚麼，你是不會很容易找到源頭，揪出真兇的。我說一個案例，也是我法醫生涯裡，印象一直

很深刻的故事，大約二十六年前(仍是純樸的年代)，有個鄉下農夫報案說女兒失蹤了。了解案情之後，她女兒中

午十二點半失蹤，農夫三點就報案，我感到太不合常理，四點屍體被找到，這是第一疑點，於是檢察官徹查農

夫的生活狀況，發現他剛幫女兒投保八百萬，這是第二個疑點。其實到這裡，我和檢察官都胸有成竹了，但陷

入一個困境，就是這位嫌疑人，非常狡猾，我們觀察他的家，地毯空了一塊，他說把地毯丟了，我們就找鑑定

組來鑑定地板是否有血跡反應 (其實地毯是他拿去包覆女兒的屍體)，果然有反應，農夫辯解說是女兒有流鼻血

的習慣，於是，我們想到載運屍體的交通工具，要求要看他的摩托車，他竟然直說他已經洗三遍了，擺明了他

已做好萬全的準備，後來，我們看到一個鐵籠，他說是用來關殺猴子的籠子，也有洗過的痕跡，於是，我們靈

機一動，把鐵籠的螺絲都轉下來，拿回去化驗，螺絲上的血是人血，不是猴血，而且採到的量剛好足夠驗出他

女兒的血型（驗abo+mn），是B型，一百萬人中僅一位(當然要是現在，要比對的項目會更多，如PQ、DNA等)，

他再縝密，都沒想到我們會想到這招，你再會洗，也不會想到要連螺絲都拔下來洗，證據顯示，籠子是裝女兒

屍體的器具，而血液滲入螺絲深處。我對這案件印象如此深刻，主要是他的教育程度不高，頭腦卻很精明、測

謊輕易過關，還有，就是為了錢殺害了自己的女兒，可以如此神態自若，從他女兒的男朋友描述中，是個孝順

的乖女兒，實在想不通，他可以做出這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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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提醒警察說，通常報案的人十之八九可能是犯案嫌疑人；在命案現場不同地方同時出現兩次以上，也

有可能是犯案嫌疑人，很多縱火案就是這樣的因果關係。近代的鑑定機制是因為機器設備(如DNA的比對)的先

進，才如此受重視，但很多如血跡噴濺的原理，法醫很容易就能做正確的判斷，法醫用的是知識、智慧和天

分，而鑑定主要是仰賴儀器，我提出來的看法，常常都有辦案人員恍然大悟說「原來如此」、「真是這樣

啊」，聽到這樣的話，就很有成就感。所以鑑定技術和法官的智慧加起來，就更強大了。我認為，一個國家要

好，白道要比黑道厲害，若非如此，國家就亂了，所以法醫這份工作，真的是很重要。

興趣、專注

從第四志願，追上醫學院

父親勸我考丙組醫科，但功課實在差太多，原本想，念獸醫也好，但他還是找了七個家教幫我補習，我開

始一天專心念兩個小時的書(以前根本都沒認真念過書)，一週就有十四個小時，這對我來說，已經很多了。我的

個性是，只要有興趣，就會很專注、心無旁鶩，我後來對醫學越來越感興趣，沒想到，真的被我考上中山醫學

系。這種專注的方式，直到學習法醫之路時，仍很受用，一有興趣，就會一頭栽進去。

日語跳級，四年唸完京都大學醫學博士

醫學系畢業後，我爸爸跟我哥哥都在日本念書，他就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念，別急著賺錢，還是去充實人生

比較好。結果到了京都大學，好像一下子開了竅，也更專注，四年就拿到醫學博士學位。

法醫

念書除了專注之外,還有一個小撇步，就是同一類目的書，不能只讀一本，以法醫的書為例，我買了非常多

本，每位專家專精項目不同，專精殺人的，他就寫很多凶殺案的書，凶殺案裡又分槍殺、刀殺、火殺…各種

殺，但其中就會有人寫得跟大家不太一樣。例如有人對溺水死亡的分析是這樣，如果死者手上都沒有抓草、抓

土的痕跡，那應表示是死後落水，推斷是他殺。找出書海中那同中之異，比別人多懂一些，就比較容易破案。

大學時，我父親鼓勵我走基礎醫學，當時眼科、外科、內科等醫師的月收入，以現在的現金來說，幾乎都

一百萬起跳，誰都想做。但是基礎醫學每個月只有五萬月薪，我爸認為，我不是念醫學系念得很認真，怕我醫

死人,，所以又勸我，家裡不缺錢，好好把基礎醫學學好就好。於是我就聽他的，結果我一看，生理、藥理、微

生物等科都沒有醫師，解剖學也只有一個醫師，而法醫與病理一定要有醫師，所以我就選病理。有一次我和法

醫一起工作，各自負責一個大體，我已經解剖完一個癌症大體，轉頭看他卻聞風不動，我很好奇問他，他說：

「病理看裡面，法醫看表面」。命案刀子的切割都是看表面，我想想還真有趣，所以改走法醫，我爸應該沒想

到，我後來對法醫這麼專注，而我的人生決定點就是專注與不專注的差別。

法醫資歷三十年及台灣法醫的現況

日本法醫學科的教授都是醫學系前三名畢業的，淵源是過去戰爭時代，帝大跟京大前三名畢業的學生可以

免上戰場，這三個一定得有一個選基礎醫學，而這一個名額幾乎都選法醫，他們會選擇法醫，可能跟我的想法

一樣，因為基礎醫學沒有醫師，選法醫跟病理的話，就一定會是醫師，其他科的話，你還得要特別說明自己是

醫師，多半是自尊跟榮譽感的問題。

我走法醫之路其實有後悔過，我因此吃了很多苦，法醫收入很少，我的同學當醫師都賺大錢，賺十幾億的

都有。我曾投資失敗，第一次嘗到沒錢的辛苦，後來又東山再起，算是大起大落的人生，這讓我深刻的體悟

到，人真的要留東西在腦子裡，一些物質享受的東西，總有一天都會消失。

我跟學生說要走法醫，我是不反對，但是要掂掂看自己有多少（斤兩）台灣因家族包袱選擇高薪的發展，

家境不好的家庭培養醫師都是指望賺大錢，不過話說回來，健保制度把醫師和法醫的收入距離拉近太多了。但

現在法醫每月收入頂多十萬上下，而一般醫師起碼可以拿到40萬上下，這樣的價差還是很難說服更多的醫師投

入法醫，全台灣有三萬三千五百多位醫師，法醫卻只有二十位。我這三十年，投入法醫的總收入，不超過100

萬。除此之外，法醫沒有升遷制度，不能跟一般的醫師或法律人的升遷制度相比，也沒有完善的受訓制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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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領域人士對法醫的專業尊重不夠，法律人認為法醫是來協助辦案，不應該主導辦案，但我認為，我說我該說

的，老實說，我們提供給檢察官專業，他才知道案情是怎麼來的，到最後是檢察官跟法官在判案，他們是老

大，不准老二講話，於是公布一個法條「檢警調偵查不公開」，叫你不可以講話，但我不甩這套，這是我的專

業，而且大家都有知的權利，大約五年前，我被以「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被法務部警告，其中有一例就是

我公開幼稚園兒童娃娃車日射病(中暑衰竭致死)悶死事件，還原真相是當時檢察官口誤把「日射病」說成「垃圾

病」，他說不清楚的狀況之下，才找我出來說明，結果我就被警告了。其實相較之下，這位檢察官對法醫專業

是尊重的，三十幾年經驗下來，的確有些法律人是很不錯的，合作起來很愉快，好的檢察官，他會放手讓你去

做，像有一次，檢察官到現場勘驗，一看就說是自殺，但家屬非常不能接受，認為死者沒有理由自殺，後來他

們找我去看，我一看就說是他殺，檢察官就跟我說，「高仔…我找你來是幫我說明死者是自殺，你怎麼來找麻

煩？」，後來他也照我的說法去查，果然，抓到了兇手。技術上，法醫如果判斷是他殺，檢察官是不會堅持說

是自殺，而是會去徹查，頂多最後找不到兇手，有的檢察官也很不錯，他自己就能看出端倪，而後清查，的確

是這樣。

法醫與法官

我再說一個案例，也是二十幾年前，一個伯父姦殺了他的姪女，他已經七十歲，我們採集他的精液跟死者

身上的檢體做比對，二十年前的DNA比對技術不是那麼精確，答案是「七分吻合、三分矛盾」，一審的時候，

法官無法判定有罪，而且法律無法接受三分矛盾的差異值。到了第二審，法官問我，嫌疑人是否有可能不涉

案，我答：有可能。於是法官判決無罪；第三審時，法官問我，嫌疑人涉案程度是否在九成以上，我說：是

的。於是，法官判處死刑定讞，法官說了一句：「我判此案判得心安理得」。

台灣的法律人普遍水準還不錯，但就是太封閉，太自私，所有的法條都是為了保護自己而設，但我們醫界

的話就不會這樣，十個法律人有五個壞人，十個醫師有十個好人，我敢這樣說，是因為醫師都是站在病人的立

場想。在日本的法醫比較單純，因為日本的法律人，不太會參與社會運動，而台灣的法律人比較會搞七捻三，

說是這樣比較能親近社會脈動，每一個國家都不太一樣就是了，所以日本法醫的地位比台灣高很多。我和楊日

松法醫交情甚好，也同他一起多次去相驗，他實在厲害，當我依照程序要判斷死者死亡時間而拿出肛溫計量死

者體溫時，他已經先說出答案，並且跟我的肛溫計所顯示的數據推測，不謀而合，實在厲害，令我甘拜下風，

但他就是比較口拙，不太會闡述他的想法，而我就比較是大鳴大放的性格。

醫學與法律雙修

有的，但通常都先學醫學再學法律，有的醫師被醫療糾紛所困擾，會再去學法律，因為醫比較難學，所以

通常比較少人會年紀比較大了還來唸，當然還是有，我跟學生說，要判斷一個科系好不好，通常要看學生的年

齡差距，差距越大，那個科系就越好。但這種雙修的案例在法醫裡目前沒有，因為法醫雖然聽起來是法跟醫，

但其實還是法的成分居多。

當你已經成為我所說的故事主角時，你就要小心了

精采絕倫，選課人數爆滿

有一次，我講到一個案例，我跟檢察官到現場的時候，先是看到死者是個打扮得很美、年約四十的中年婦

人，檢察官一看就認為是自殺，但我持保留態度，因為死者的丈夫來認屍的時候，非常邋塌，我直覺這跟情殺

似乎有所關連，依常理判斷，這對夫妻在打扮及外貌上的呈現，非常不協調，於是我建議檢察官，先查感情，

一查之下，通聯記錄及其他線索都無，我再建議查財務況，果然，連續四年，死者定期每月匯款給一位大學男

生三萬元，找到那位男生時，一問，回答說不是很認識死者，當下我們就吃了定心丸。偵訊後，果然是情殺。

大學生被死者包養四年，跟同樣年紀的女友交往後，開始對死者冷淡，死者不甘心上門理論，被大學生失控殺

死。我常常在課堂上說：「當你的人生正走在我說的故事中，並且是男女主角時，你就要小心了。」過去，曾

經有個學生，正好被舞女包養，他選擇懸崖勒馬，放棄之後，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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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回中山醫

我是中山畢業的呀，從日本京都大學拿到博士剛回國，亞東關係交流學會認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問我要

去台大還是北醫，但我還是選擇回中山醫，這裡有我很多老朋友，很有得聊。我認為中山很好啊!中山和台大的

學生，僅一題數學分之差，中山和台大醫療的差別，僅在少有的罕見疾病上的醫療，其他幾乎沒甚麼差別。原

由是這樣的，台大的學生七年都在念書，中山的學生，七年都在混。所以台大的前輩還是比較厲害一些。剛考

上醫學系時，我說僅一題數學分之差，開始念之後，不念書的就越落後，到了畢業要臨床執業前，會再拚回

來，差距又拉小，不然會被抓去關。事實上大學聯考前500名的頭腦，都差不多，就是認真不認真的差別。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如果每個學校都有中山的胸襟，法醫一定會發展起來。

我會做法醫，是中山醫促成的，我本來是病理部主任，周明仁董事長跟我說，法院要我們幫忙，問我願不

願意、可不可以，後來他支持我領中山醫院的薪水做法醫的事，我今天能有此成就，都是他「牽成」(台語，成

全的意思)的。所以，我對中山是有感情的。有一陣子我去中國醫藥大學教書，周董事長要我回來，說這邊要發

展法醫，我就回來了，本來中國醫也要發展法醫，但我選擇回來中山。回來中山，我決定要加緊打拼，做出成

績。否則，現況的法醫人數太少，法醫研究中心的檢驗師資質良莠不齊，護理、復健等其他科系的人都在做法

醫的事，理由是醫師不願投入，國家只好做變通，但念醫的人都知道，一個死亡線索的判斷，得要背後有多少

的知識與經驗的累積，況且他們還沒有解剖的能力。

排解醫療糾紛為強項

擔任幾屆台中市醫師公會理事長時，排解相當多的醫療糾紛，有些病人無理的要求是不會理會，但如果是

有醫療疏失，就會站在病人的立場去爭取合理賠償。有位婦產科醫師幫孕婦照3D立體超音波，結果沒有照到

手，孩子生出來少一支手，他要告醫師，我們去查，孩子當時已經七、八個月，染色體也無異常，不能墮胎

了，他要求一千五百萬賠償，醫師說要給三百萬，對方一塊錢也不願意少，說孩子的手重建需要這樣的費用，

一年做一支手，一支要12萬，我說做100支好了，頂多一千萬，但孩子頂多生長到20歲就不會再長高了，應該以

20支為合理不是嗎？後來經過兩年纏訟，判決不必賠償，他才又回來說要300萬，那當然就沒辦法了。我們在調

解糾紛的時候，會根據問題的發生原因，若是醫師有過失，我們主張要賠，但不能太離譜，要是能力範圍所

及，以我的經驗，看不出問題時，大部分是醫師沒有過失居多，如果看得出來，醫師是不能推諉的。不良醫師

的話，多半都是貪心所致，跟法律人一樣，都是自私所引起，現在因為健保越來越刻薄，所以醫師有作假申請

健保費的問題，醫師的地位也越來越下降，醫學系畢業學生沒有人要做內科、外科、婦產科醫師，過去是「三

大皆空」現在是快要「五大皆空」了，急診和加護病房越來越沒人要做，都選皮膚科跟整形，我認為健保再不

改進，到時候真的會五大皆空。

活力頑童，愛執教鞭

既然這麼苦，要不要放棄法醫之路？我當然不願意，這三十年，我所累積的知識與經驗，已經是我人生成

就上的重要資產。既然曾後悔走法醫的路，為什麼還要來執教鞭、辦法醫教育？因為我知道這門學問的高深與

重要性，越多人投入，冤案的比例就能夠相對性的減少。

我排行老二，被父母忽略，因此，成績也最差。我爸、我哥、我弟，都是台大醫學系，但是我的名聲最響

亮嗎?我不認為，這到底是甚麼名，我也不知道，人生到最後誰最贏，都還不一定，但我認為名這種東西，其實

沒甚麼好在意的。我會這麼賣力地耕耘法醫這一塊，不是為名，也不是為利，而是自尊心加自卑感作祟，做得

好，人家認為你很厲害，這樣就夠了。我要不要從政？當年選擇當醫師，就是不想從政，因為政治實在是太黑

暗，現在，我還是一本初衷，行醫、執教鞭，這樣就很心滿意足了。


